
湘西之行中有一个游览项目
是体验土家族的“哭嫁”文化。

网络作家当年明月在《明朝
那些事》里写，说世界上最不可能
灭绝的动物，一个是猪，因为它普
及，是现代人生活的必需品，另外
一个是大熊猫，因为它珍稀，所以
保护措施好。这话有偏颇之处，
也有它的道理。汉字与普通话就
相当于我们时代语境下的“猪”
吧，因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不论
如何，基本不可能消失。湘西人
在景区里设置了许多文化展示
区，“哭嫁”即是其中一种。当一
种地域文化像大熊猫一样，有了
被参观的必要和价值时，它也同
样能保存下来。

相传，以前湘西一带的土司
王，也就是最高掌权者，享有每个
少女婚前的初夜权。而这作为贞
操的象征，少女总是想留给自己
最心爱的人，但婚礼又不能不举
办，于是她们想出一个办法，就是
在结婚时候哭，这样当土司王经
过的时候，怎么也不会觉得是姑
娘要出嫁了，自然也不会进门强
取豪夺。久而久之，就成为了这
一带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不仅
仅是土家族，苗族、彝族等等也有
这个习俗。后来逐渐就演变成女
子在出嫁时边哭边唱，怀念父母
的养育之恩，对新生活的迷茫等
等，这时候需要新郎来说好话来
劝哭。当女子哭声停了，才可以
拜堂成亲。

导游讲解时，冷不丁问了一
句：“团里有单身男吗？”我还在愣
神，所有人笑着叫了一声：“有！
他！”然后指我。导游顺势把我拉

走，跟我说：“等会儿啊，你来扮新
郎。我们土家族姑娘最喜欢你这种
戴眼镜的男生了。戴眼镜就意味着
有文化，就是将来肯定有出息的。”

于是后来我站在闺房前唱了歌，
挑的是小学时学的《山歌好比春江
水》。接着“新娘”都已经准备开始哭
了，又来一个团，团里也有个单身的
男性，也戴眼镜。两方导游开始起
哄：“你们是摔跤还是斗牛，来决定这
个拜堂的机会呀？”所有人都大笑起
哄，像是真的闹婚一样。最后石头剪
刀布我输了，眼睁睁看着那个哥们

“娶”走了新娘。
晚上去看据说是冯小刚导演的

歌舞剧“魅力湘西”。剧院进门口一
个巨大的苗族银饰雕像，像远古的祭
祀图腾一样高高挂起，从停车场一路
过来，两边挨挤着一列土特产小车，
但吆喝声比不过人声，这里被导游带
来的游人比新街口晚高峰还离谱。
我想起曾看过的“云南印象”“敦煌盛
典”……好像每一个旅游城市都会有
这么一台地方特色的节目，也都有类
似的场景。

据说今晚的演出中有节目是上
过春晚的。不知道是哪里的春晚？
我期待的民乐与民族舞没有什么，倒
是杂技贯穿了每一个节目。这杂技
怎么就是湘西魅力了？我真不懂。

这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文艺
作品的流俗和下行。我对着流光溢
彩的舞台走了神，感觉这既不是

“猪”也不是“大熊猫”，就是一种“四
不像”。不由得想起希腊神话、《诗
经·大雅》，一直到现在铺天盖地的
网络小说、各种商演和通俗文艺，又
想起早先那变味的“哭嫁”——一声
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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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
天下

若能再为官一任
□申辛

醉漾轻舟 李斌

心窗
片羽

哭嫁与商演
□汪骁远

灯下
漫笔

住房幸福变迁记
□黄孝聪

三双拥军鞋
□顾培玲

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直惦记着
山东省原益都海军402医院救治
的两位曾经的小病号，现在他们
该是43岁的中年人了。那段在
军营的往事再次勾起了我的记
忆，我从储藏室里找出了这三双

“拥军鞋”。
那是1978年，当时我所在的

外科来了一位特殊的小病人，说
他特殊是因为他是由家人放在一
个腰果式的小柳条篮子里提来
的，家人们让我们救救这个可怜
的孩子，原来婴儿已出生十几天，
患先天性巨结肠，只能进食不能
排便，小肚子鼓得发亮，粪便排不
出，有时还会从口中喷出粪便，近
几天孩子不能进食了，瘦得皮包
骨头，奄奄一息……收治这个婴
儿后，全科立即行动起来，教导员
刘立浩，科主任庄虔贞，赵宗文、

袁运昌、李伦修、吕则文等医生
和手术室颜祟余麻醉医生们制
订了周密的手术方案，科护士长
郭桂香、手术室护士长孙凤金专
门召开护理人员会议，交代护理
要点……

当孩子手术顺利回到病房
后，护理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孩子术后第二天便张开小嘴东张
西望要喝奶了。但一直焦虑不安
的妈妈没有奶水，看着嗷嗷待哺
的孩子，妈妈伤心得直掉眼泪。
当时我刚当母亲5个多月，奶水
仍足，我对孩子的妈妈说：“别急，
我来给孩子喂奶。”看着孩子吃饱
了，我心里很高兴，就这样我每天
按时给孩子喂奶，我的女儿喝医
院奶牛场的牛奶。我看到孩子的
妈妈每天吃煎饼，我又从家里拿
来了我老家寄来的米粉、花生、黄

豆等让她增加一些营养，十几天过去
了，孩子逐渐恢复，排便正常。一个
月后，孩子来院复查，已经痊愈。但
让我意外的是，孩子家人给我送来一
篮鸡蛋和一双用麻绳纳鞋底的“拥军
鞋”。后来八一建军节和春节又送来
两双。这三双鞋我一直珍藏到今天。

不久后，科里又收治了一位先天
性无肛门的婴儿，我们也是全力以赴
救治护理，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直
到手术成功康复出院。我们科救治
婴儿的事迹被当时政治处的王心田
干事写成报道，刊登在当年的《人民
海军》报上。庆祝八一的建军节大会
上，当时的郑祥禄副政委还专门做了
介绍，给予表彰。

如今40多年过去了，这段水乳交
融的军民鱼水情，我仍记在心里，也
始终牵挂着，当年的两个小病号，你
们现在可安好？

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始终是
老百姓的头等大事。

1952年的农历五月初四，我出
生在小镇的租赁屋里。此后的30
来年，我家曾先后搬迁了6次。记
忆中一些家具越搬越坏，家什杂件
也不同程度受损。记得小时候，有
一天倾盆大雨，年久失修的租赁屋
东南角两档椽子突然断裂，网砖瓦
片和着雨水轰然而下，全家顿时感
觉就像浸泡在了冷水缸里。此事尤
其让我印象深刻。直至1981年新
春我结婚时，仍住在租赁屋里。

1982年，我小舅家的儿子因街
上老房子面积狭小，准备拆除后搬
到通甲路南另外盖房，腾出了一块
宅基地，小舅作主将这块地让给我
家，我们好不高兴。当时我还在徐
州煤矿工作，趁探亲假机会，赶紧张
罗购买砖瓦木料等建材。是时因木
材比较紧张，除了在张芝山等地设
法搞到一些杂树棍椽子外，听说沙
洲县杨舍镇有一木材市场，我妻妹
夫和我一同前往，在那里帮着选购
了10多根杂树，因时间耽搁了来不
及当日赶回家，还在沙洲县靠江边
的一户农家旅店住了一宿。第二天
我们连襟俩人肩扛杂树，往返数次，
好不容易将之搬上了小轮渡船。至
南通港靠岸后，又叫了板车直送到
镇上家中。几天后临街新屋建好，
虽只有小小的22门椽档，其中9门
做了小堂屋，另外13门做了房间，
俨然“螺蛳壳蜗居”。但不管大小，
还是平生第一次有了自己真正意义
上的房子，满心欢喜。探亲期满回
到矿山时，觉得心底踏实，不再是空
落落的。这年年底女儿出生了。

1987年，位居我房子后边的大
舅家儿子也因人口多住房拥挤，要
搬往通甲路南已盖好的新房居住，
他把这块宅基地又很大度地让给了
我。当时我已从徐州煤矿调回原籍
两年了，这时的木料砖瓦等建材货
源充足，购置方便多了。我们选购

了粗粗的木料和椽子以及砖瓦等建
材，没有数日，新居落成。21门的
大屋，做了我们夫妇小孩三人的卧
室，老母仍住前屋。

1998年，在被单厂工作的妻子
的一位同事，购置了该厂一套职工
住宅，但由于只有60多平方米，不
够家人居住，后把这套经初装修位
于职工住宅楼3单元的405室，以
44000元的价格转售给我家。我们
又进行了简单的装修，铺上地面砖，
天面做了几何角线，简洁大方。母
亲、女儿、我们夫妇各住一个房间。

2010年，我们小镇整体拆迁。
我们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毫不犹豫
地在拆迁合同上签了字。2014年，
被单厂也动迁了。我们又举家搬到
先锋苏家埭村安置房过渡，在那里
住了26个月，其间102岁高龄的老
母在此仙逝。后来被单厂拆迁房又
赔偿到一套106平方米的住房。我
们把这套房子给了也因拆迁而租房
居住的女儿女婿一家。

2015年年底，我们拿到了富锋
花苑安置房。我们挑选了两套看中
的住房。后出售给政府一套，所得
房款30多万用于购买高档家电家
具、装潢材料等。2016年6月6日，
我们搬进了装饰一新的富锋花苑19
幢楼902室。116多平方米的房子，
三室一厅一厨一卫，房型设计合理，
房层高达2.8米，采光通风良好。

回想我们夫妇二人，20世纪70
年代初曾作为知青响应上山下乡号
召，被安插到环本农场劳动锻炼，数
年后回原籍又都陆续分配了工作，
退休后我俩每月享受着共7000余
元的退休金。从上无片瓦下无寸地
到住上宽敞亮丽的安置房，真是沧
桑巨变。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

有从一把手任上退下的老同
事感慨：若能再为官一任……他
现在的遗憾是当时没把好事给做
够。老同事的言下之意，我能听
明白，因为我自小梦想做这样的
人。我知那位曾经的老同事在职
时和卸任后励及社会的些许细
节，也就有了这个写作冲动。

凡人凡事何去何从，其实唯
一值得寻思的是“因”，已然的八
九不离十，预判的大概也不离其
宗。起作用的无不是因果。

任一角色，均可分为上中下、
好中差，也许谁都忌讳下和差，可
并不离谱的“二八法则”告诉我
们，20%的人总发挥着80%的积
极作用。其实不妨续“分”，“二”
不动，“八”里头还有二和八，是其
中20%的人总释放着80%的负
能量。当然三者的比例是大约
数，是假以说明问题的数。

总之，我们究竟如何，客观之
外，全在乎自己。

只有主动、率先、深度而为，
群众又翘首以待，做成了才无意
外跻身“好事”。老同事再三强调
的是“主动”。因为这样才会让更
多人将你记住，继而影响到人生。

我钦佩年纪轻轻的后生早早
别过稚嫩，看他们是多么如饥似
渴地与比自己年龄、成就大很多
的“老人”谋面结交。不光官，还
有民，最终能否出人头地，不是自
个儿看有多大、自个儿可变得有
多强，而是看你内心装了多少人，

并可将多少人影响和改变到什么样
的程度。

在时代和民众眼里，早已不因
为你是官是商还是民的外在身份，
就贸然地决定是否看重敬赞你。

朋友中大有人多少年不联系，
一旦相遇，仍相拥无间，无话不说；
有的人几十年循守基本做人准则，
告老还乡了，依旧从细节上严守。

值得庆幸的是，我也无例外地宣
告自己是其中一员，目的是印证与什
么人在一起变成什么样人的真理。

于是我也有了启发以致改变到
别人的创意和哲言，近期说得较多
的是：凡事能上的不下、能快的不
慢、能加的不减、能高的不低……

事实表明，循守每一句至理“名
言”，就其结果总能在系统上、总体
上给添分，即使有时在细枝末节上
有所偏差，也无大碍。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天经地
义。“福”是硬道理，倾向于社会和大
伙儿的概念，即是不是由于你，为这
字添上一点一折、加上一口一田。

而对创造她的个体来说还表现
为政绩业绩，当然“绩”一定来自上
上下下的评判，取决你付出的贡献，
含知识和智慧的分享。

官大官小、岗位高低，与作为和
奉献有关系，但并不一律。

一个受全国全省表彰的支部书
记就有可能比他上级的党委书记干
得更有价值，一个柜面上的点钞冠
军也有可能比他的支行分行行长更
有影响力。因此，不管谁都不该妄

自菲薄，需要望自珍重。
若能再为官一任……在这儿是

个正方向正能量的话题。希望对号
入座的不限于退任的年长者，更多
人应身强力壮、抱负在肩。

做事时能充分考虑到将来若干
年乃至数十年会怎样，也许才可让
其轻易辞却当下困扰着别人的许多
不爽和迷茫。人对一日的态度，无
疑反映到一生。同样，人一天的活
法或也是其一生的缩影。

从业新闻数十年，有机会发现、
记录了无数好人好事，高兴地看到
他们成为舆论主流、融入时代发展
的滚滚洪流。但也见到有些所谓的
官，头衔有大有小，做派或猥或狂，
大有人把“岗位”变卡口。无数次听
真实故事，先是某基层官员贪小犯
大，关进牢里后痛哭流涕：早知如
此，不如一生为民地在家种田。后
来，多了处官、厅官以至省部级官的
大小老虎。

就是这般痛哭中的后悔，或也
是反面教材，“民”难道就如他们所
说的那样任着去当？凭他们的德
性，“民”也会拒收门下。

“若能再为官一任……”里头包
含着多么可贵、友善的反思和提
醒，有更应做的，也有不该做的。
我们到底有多少人能记上心头，好
自为之。致敬我的那位老同事！
在我看来，他身上所展现的不止

“若能……”，因为至今仍勤勉笃行
的他还在以自己的方式为党工作、
为人民服务。


